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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碑刻天下闻名，其中有些碑刻平日里并

不像秦刻石、唐摩崖那般声名显赫，它们静默地

立于古寺颓垣、荒郊野岭之间，甚至在方志的角

落里沉睡百年，那便是散落在岱宗南北、刻写

着蒙古文、藏文、满文的古老石碑。然而，当

我们将这些“天书”般的文字一一破译，一

条各民族尊崇东岳、在文化血脉中深度交

融的隐秘脉络，便赫然浮现于眼前。这

不仅是泰山作为“天下之中”的又一段

壮阔叙事，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

局在石碑上留下的不朽烙印。

在山东东平州城的故址深处，曾立
有一方元代《重修廨宇记》碑。岁月剥
蚀了碑上大部分汉文，却唯独留下两行
奇特的文字——它们既非汉字，也不同
于常见的蒙古文，字母纤细流畅，带着
来自西域的风尘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
教授党宝海经过辨识，确认这便是极为
罕见的“畏兀体蒙古文”。

故 事 要 从 成 吉 思 汗 的 时 代 说 起 。

彼时，蒙古草原尚无统一文字，政令传
达全凭口传心记。一位名叫塔塔统阿
的 畏 兀 儿（即 回 鹘）智 者 ，奉 命 以 本 民
族 的 回 鹘 字 母 拼 写 蒙 古 语 言 ，创 制 出
最 早 的 蒙 古 文 字 ，史 称“ 畏 兀 体 蒙 古
文 ”或“ 回 鹘 体 蒙 古 文 ”。 随 着 蒙 古 铁
骑 踏 遍 欧 亚 ，这 种 文 字 一 度 通 行 于 大
蒙 古 国 全 境 。 然 而 ，因 其 后 来 被 忽 必
烈 时 期 推 行 的 八 思 巴 文 所 取 代 ，传 世

的畏兀体碑刻寥若晨星。东平这方碑
石 上 的 两 行 残 字 ，宛 如 历 史 长 河 中 的
两 片 落 叶 ，见 证 了 蒙 古 汗 国 早 期 行 政
文 书 的 面 貌 ，也 无 声 诉 说 着 山 东 这 片
土地曾经是沟通漠北与中原的咽喉要
地。虽为残石，其价值却重若丘山，它
是 那 个 风 云 激 荡 的 年 代 里 ，西 域 智 慧
与草原雄风在泰山脚下碰撞出的第一
簇火花。

元代廨宇中的畏兀体密码1

➡ 灵岩寺天
王殿旁的《大元国
师法旨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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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办发行

如果说八思巴文尚属元朝“国书”，那么
灵岩寺天王殿旁的一方碑石，则直接将千里
之外的雪域高原与泰山文脉紧紧系在了一
起。这便是著名的《大元国师法旨碑》。

此碑立于元至正元年（1341），碑面上半
部是古奥的藏文，下半部是对译的汉文。元
代尊奉藏传佛教，皇帝从萨迦派高僧中迎请

“帝师”与“国师”，统领天下释教。国师发出
的正式官方文书，即以藏文书写。近代法国
汉学家沙畹最早注意到此碑，并请东方学家
列维将部分藏文对译；当代藏学大家王尧先
生后来将藏文全部译出，并指出这是“为元代
正式的官方文献中使用藏文的仅见一例”。

这道法旨的内容，是国师对其在灵岩寺
的属官、僧众下达的约束训诫。站在碑前，不
难想象当年景象:身着赭红袈裟的藏僧，手持
法旨，不远万里来到东土名刹，与峨冠博带的
汉地僧官共理佛事。他们身后的这片山林，
又是儒家“仁者乐山”的圣地和道教“蓬玄洞
天”的仙乡。儒、释、道三家，汉、藏、蒙诸族，
就这样在泰山脚下完成了罕见的文化叠压与
共生。泰山，以它无言的厚重，容纳了来自世
界屋脊的信仰力量。

藏文“孤例”背后的雪域梵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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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畏兀体文是历史的“遗珠”，
那么在泰山周边发现的数方八思巴文
碑 石 ，则 是 元 朝 国 祚 赋 予 泰 山 的 直 接

“官方认证”。
八思巴文，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

八思巴创制的“蒙古新字”，用以“译写
一切文字”。在肥城布金山之阳，曾有
一座《重修三皇庙碑》，立于元至大三年

（1310），碑额上便是庄严的八思巴文。
如今碑身已残，移存于颠仙祠内，但仅
存的文字依然透露出元廷对华夏始祖
医神的礼敬。

更为有趣的是一方立于宁阳的《至
圣 炳 灵 王 庙 碑》，元后至元六年（1340）
立。碑额的设计别出心裁：汉字与八思

巴文并肩而立，分列左右，仿佛两位不同
语言的使者共同守护着庙宇的神圣。碑
文中的“至圣炳灵王”，正是泰山神——
东岳大帝的尊号。元朝皇帝以当时最高
规格的“国书”形式加封泰山神祇，意味
着对于泰山信仰已经超越中原汉地的范
畴，正式进入了由蒙元帝国主导的、囊括
多民族文化的国家祀典序列。

此外，东平学宫旧址上的《东平学
玺书碑》更是一件奇物。碑阳分为上下
两截:上截是元成宗崇奉孔子的诏书，赫
然以八思巴文书写；下截则是汉文正书
的中书省榜文。一道圣旨，两种文字，
朝廷尊儒重道的姿态在这方石碑上体
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岱岳区夏张镇的旷

洞村（今玄家村），《吉祥寺令旨碑》分三
层刻录了“马儿年”及延祐五年的晋王
令旨，县志称其文为“蒙古语”，实为保
护寺院地土财产的特许状。这说明，即
便在乡野小寺，元朝的法令文书依然严
格遵循着多语文书并行制度的规矩。

灵岩寺内还有两处极富禅意的八
思巴文遗存。大殿西侧，延祐年间《灵
岩寺执照碑》旁，有一段至正四年（1344）
察罕普花书写的题刻，汉文与蒙古字各
一行，内容是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“唵
嘛呢巴弥呌”；五花殿东的石柱上，同样
镌刻着八思巴文的六字真言。那盘旋
升腾的笔画，仿佛将高原雪域的梵呗诵
祷，融进了泰岱群峰的松涛之中。

八思巴文的“官方认证”2

时光流转至清代，泰山又见证了另一段
民族交融的佳话。步入岱庙大殿院落，在东
侧台基之上，一方龟趺方首、碑面光洁如镜
的巨大石碑格外引人注目。这便是清乾隆
三 十 五 年（1770）的《重 修 岱 庙 碑 记》，俗 称

“满汉碑”。
乾隆皇帝御笔亲书，碑文共计三十六行：

前十八行为规整的汉字楷书，后十八行为舒
展的满文。两种文字内容完全一致，详细记
述了朝廷拨帑重修岱庙的始末。这种“满汉
合璧”的碑刻形式，并非简单的翻译对照，而
是清朝“同文之治”政治理念的直观体现。

乾隆帝一生十一次登临泰山，或遣官致
祭，他深知泰山在维系国家认同中的分量。
这方石碑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清王朝在处
理多民族事务时，既要保持满语作为国语的
尊崇地位，又要借助汉语汉文来统合辽阔疆
域与亿万臣民的政治智慧。光滑如镜的碑面
之上，满洲的弓马之风与中原的文治之道，被
一纸诏书、两行文字，镌刻成永恒的和谐。

从东平湖边的畏兀体残碑，到灵岩寺中
的藏文法旨；从岱庙里的满汉合璧，到西南村
寨中形态各异的石敢当——这些散布在泰山
周边的金石遗存，恰如一部用多民族文字写
就的“石头记”。它们告诉我们，一部中华文
明史，从来不是某个单一族群的独唱，而是多
民族共同参与、声部丰富的交响。那些看似
怪异难识的“天书”密码背后，隐藏着的正是
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、多元一体的文化
基因。在那些青石与古字面前，我们读懂的，
是一个古老文明博大的胸襟与漫长的守望。

据《齐鲁晚报》

满汉合璧的盛世华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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